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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细软长发，一腔侠骨柔情，一手

如行云流水般优美的书法⋯⋯只见她气

静神宁，挥洒自如，笔下有急有缓，有轻有

重，有抑有扬。那墨迹或浓或淡，或枯或

荣，或疏或密，字体圆润健劲，气韵贯通其

间。刚刚从皑皑雪山圣土归来的韩昀芝，

依然没有停歇，带着满心的欢喜，满腹的

收获，满腔的热情，在一撒一捺间，谈起了

她笔毫里的生动故事。一支毛笔，何以持

续生花？开宗明义，韩昀芝的语气间充满

了对书画的执着与对生活的热爱。“这是

中国人深藏在血脉中对传统文化的敬意，

也是一种自然的享受。”

出生于军人家庭的韩昀芝，有拥抱孤

独的坚毅与独立，更有天性的洒脱与浪

漫。这份个性，在岁月的洗礼下，慢慢练

就了她的与众不同。

7 岁入学提笔，10 岁在父母引导下，

开始正式练习书法，同时读诗读词读经

典，也悄悄读三毛与金庸。尤爱读《红楼

梦》，反复研读 12 遍，韩昀芝倾倒于曹雪

芹文字的精致与美感，也埋下了“千般富

贵，终究只是一场云烟”的人生疑惑。尽

管在父母建议下，为衣食谋读了金融专

业，毕业分配在金融单位，衣食无忧，但年

少时的文学积累和人生迷茫，使她再次进

入文学与传统书画中去寻找精神的出路。

35 岁那年，在对女性职场生涯的一

番思考后，韩昀芝攻读了北京大学的汉语

言文学专业，按照她的话来说，“彼时那种

想要接触和文化相关的意识十分浓烈，尝

试将学院派的学习架构纳入随意的阅读，

将书卷气作为书法追求”。至此，在职场、

家庭与自我挖潜中，她不停切换角色，“多

任务的输入与输出”成了她的日常。

为了探索更多的可能性，2015年结束

母职后，她毫不犹豫报名所在单位的援藏

且幸运入选。一年半后身体原因结束援

藏回到杭州，但缘分并没有就此结束，

2019 年初，她携带古琴，再度入藏生活工

作，迄今又是五年。

都说爱西藏需要勇气，在西藏的每一

年，韩昀芝都走得踏实、沉稳，书艺大进。

“这几年在西藏的生活难以言表，天然与世

隔离的青藏高原，千山之巅，万水之源，雪

山清冷与阳光热烈同在，有一份脱俗的体

验，有不同文化的学习与碰撞，更有戍边稳

藏、汉藏文化交流的独特人生价值，以及更

多角度看待人世的视野。我在工作之余，

书法绘事操琴交友，大约写了 100 多首古

典诗词，有了以书法写个人生活的念头”。

2021年，韩昀芝在西藏文化厅和西藏

大学的支持下，成功举办个展。2022 年，

《雪域诗情》诗词书法集出版。在自然条件

艰苦的高海拔地区孕育出的特殊作品，于

韩昀芝而言，是一生中最为宝贵的经历。

《雪域诗情》是她在创作的100多首诗词中

精选了 42 首进行书法创作的宣纸线装限

量版。《乙未援藏杂诗》、《拉萨夜雨》、《虞美

人·己亥高原中秋》⋯⋯从西湖到西藏，从

人间天堂到天上人间，点点滴滴，在她的原

创诗词书法里集里坦荡呈现。

“雪域行期近，江南夜梦残”“自别西湖

后，天涯暮看朝”“万里雪山归无计，即从雨

里觅江南”⋯⋯细腻超脱的诗词意境，笔

端流淌的水墨文字，韩昀芝将个人的审美

理想一一注入到了诗词书法中，已隐隐有

“物我相融”之境，让人从浮躁中归于宁静。

中国传统中才华必须让位于德，韩昀芝

用书法诗词架起了山海连通的桥梁，是让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雪域开花的尝试，也是家

国情怀的表达，德艺双馨的追求，这或许可

以使一个人的精神传之以永，流之以远。

韩昀芝身边的朋友说，观赏她的书法

作品，犹如赏心悦目地聆听一段妙曲，形

态上有起有伏，力度上有强有弱，情感上

有张有弛，用笔抑扬顿挫，用墨淋漓生动，

韵律和谐统一。或许这不只是一次简单

的书写，更多的是一种人生境界。

每年冬天，韩昀芝都会从拉萨回到杭

州休养生息。她定期去医院，承担社会公

益与家庭责任，不停在书法、绘画、古琴、诗

歌、石刻、文玩收藏、陶瓷烧造间游艺，她将

艺术融于生活。朋友们惊讶于她的才气

与时间管理。“这些不仅是个体的爱好与公

益，更是一种社会价值，想身体力行，回归

古人文化生活中的优雅与精神内求的享

受。”“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见过的人，是

人生的积累，也是文化艺术的积淀。”

从春雨杏花的江南到西风牦牛的藏

地，年复一年，人们嗅到了芬芳馥郁，却不

曾见背后的血汗与泪水。时光流转，笔墨

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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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诗的国度，含蓄、阴柔而神秘

的东方文化、审美世界，一直笼罩在一层

“月光”之中：明月几时有、床前明月光、海

上生明月、春花秋月何时了、月是故乡明

⋯⋯无论是满月还是弦月，月如钩，一弯

新月天如水，古来诗词歌赋，写月的真车

载斗量。同样，描绘、状写太阳的也很多，

东边日出西边雨，迟日江山丽、日出江花

红胜火、映日荷花别样红、长河落日圆

⋯⋯文学的、书法的，典籍中不胜枚举。

但你不一定很注意的是：古代中国画里，

描绘、图写“月亮”不餍其足，“直到还有一

个诗人/活在这月光中的世界上！”（普希

金诗句）而“太阳”的情形却很少，真可谓

难见“天日”。以笔者多年的检索、查阅，

即便读图时代的资料大开放，所见也只寥

寥几幅，散落于浩瀚的古画存迹中。

清朝以上，我只见过“半个太阳”——

后摹南宋宫廷画的一幅长卷中，露出它的

半边脸。它就是现藏于吉林博物馆的《百

花图》十七段中的一段。这幅长卷是为庆

贺南宋理宗皇后谢道清四月初八的生辰

而作，每一段都画了一种祥瑞图像，配有

理宗吟咏祥瑞的诗句。其中十四段是奇

瑞花草等植物，余下的三段则是天象。其

中有红日的这段是山水。画面中，整个景

色都被云气托起，呈现出仙山瑶池之景。

一轮巨大的红日，在祥云遮掩之下，冉冉

而升。

完整的太阳出来，就意味着皇权、帝

王。最直接题材《丹凤朝阳》，为传统吉祥

图案，寓有完美、吉祥、前途光明的含义。

丹凤为鸾的一种，首与翼皆赤。在古代，

凤是用来比喻帝皇的，后来演变成龙代表

帝皇而凤代表帝后。但无论是前者还是

后者凤均象征皇室。气氛热烈、仪态纷陈

的《百鸟朝凤》图，实际乃中华民族向往和

平与祈福的传统心态写照。

国画中，《丹凤朝阳图》明清有一些，

其它多现于民间年画、石刻。其中的

“日”，也很少画出太阳，多以霞光辐射来

“意会”而非实现。清中期湖州籍工笔画

家沈铨，画过多幅《丹凤朝阳》图卷，但直

接出现红日的，笔者目前仅见一幅，取名

《丹凤朝阳图轴》，现藏于日本藤井有邻

馆。海水江崖的画幅左下角，立有一对

凤凰，它们皆目向右上角而视，那里，一

轮被云翳稍掩的太阳，浑圆赤红——所

谓君主圣明，海晏河清，天下归附⋯⋯莫

过如此。

考中国古画难见“天日”之因，主要在

于中国画是线条的艺术，无论画工笔重彩

还是水墨写意，都离不开“线”的表达，异

于西方油画视为生命的光与影。由此，除

了北宋乔仲常《后赤壁赋》、南宋马麟《暗

香疏影图页》等极少数“偶尔为之”，中国

画不见画影子。

中国传统绘画不重视对于光影的表

现，并非未意识到光影的存在。事实上，

古代画家早已认识到这个世界由于太阳

的起落或物体的折射而引起光影的变幻，

汉朝就有“立竿见影，呼谷传响”的记录，

更不用说诗词歌赋中那无数描述光影的

诗文。东晋顾恺之说“山有面则北向有

影”，这已涉及到了明暗受光关系。清代

龚贤的《龚半千课图画稿》中又说：“阳者

日光照临处，山背石面也。”这说明，光影

元素早已存在于中国画之中，只是相对沉

淀的更为深沉罢了。

中国水墨画的一个强大优势，是拥有

极为灵活的灰调子，墨分五彩，墨以浓淡

的渐变就能呈现光的方向，表现光线相背

时也用线条的虚实，物象的空间块面也被

抽象的点线所取代。

而文人画兴起之后，更是将这一抽

象因子运用到了极致。文人画家更重意

轻形，强调“以形写神”，画面里所有的物

象，都是抒怀遣兴的工具。他们并不直

接将看到的景物照搬于纸上，而是先将

其转化为个人感受，再通过情感发酵挥

洒而出。于是，画竹非竹，而是画竹的苍

劲，画柳非柳，而是画柳的婀娜，画云非

云，而是画云的卷舒⋯⋯太阳，即便有，

也多会被云海遮蔽，这样才更显缥缈、虚

无的意境。所以，一般对于实写、冗繁的

东西（包括太阳）能舍则舍。对光影的表

现，画家更多是按照自己的感觉来发挥，

由此，留白常常多是中国水墨画表现光

的方式。

“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画的改良、改

造甚至“革命”的结果，是审美观念“有

变”，无论是载体还是创作手法，呈出的面

目更驳杂，也更丰富了。特别是新中国成

立后，红色文化畅行，“太阳”，红彤彤大大

方方出现，多“全脸”而非云遮雾罩，躲躲

闪闪。像齐白石、傅抱石等诸多红色题材

作品上，都有红太阳，且囫囵高悬。最著

名的当属傅抱石、关山月人民大会堂所画

的《江山如此多娇》，生动而完满地昭示着

新中国的朝气蓬勃，光明一片，以及领袖

的无可争辩的道德感召力。

眼下，龙年即至，“五星出东方利中

国”。我们相信，一轮灼灼红日，必将霞

光万丈在中华大地冉冉升起，新的岁

月，为我们铺展新画幅，以瑰丽多姿的

笔墨，点起新的光，散发新的热，燃起新

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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